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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借条和

一本过期的存折

2024 年新年伊始， 我接到了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原告诉请

金额为 7.6 万元， 原本可以由简易

团队受理的案件， 因双方当事人都

是聋哑人， 案件由我所在的普通民

事审判团队审理。

我阅看了诉状， 案情不算复

杂。 原告王老伯主张， 2012 年自

己通过现金形式陆续向被告倪老伯

出借了 7.6 万元， 倪老伯于是将退

休金存折交给了王老伯保管， 约定

自 2014 年年底开始， 每月支取退

休金 3000 元作为还款。 直至 2015

年 5 月， 王老伯发现存折被挂失无

法取款。 几经催讨， 2021 年， 倪

老伯向王老伯写了一张极其简单的

借条， 写明欠款包含利息总共 8.6

万元。 经王老伯多次催讨， 倪老伯

于 2023 年归还了 1 万元后就没有

再还款， 王老伯只能起诉。

一张只有借款人姓名和金额的

借条， 一本过期的存折， 就是这起

案件所有的证据材料。

看着原告王老伯留下的一串电

话号码， 我一边拨打着电话一边心

里嘀咕着： “会有人接听吗？ 是不

是应该发短信？”

“你好， 哪位？” 没想到电话

很快接通了。 “你好， 我是静安区

人民法院的法官， 原告王老伯是你

什么人？” 我试探着询问道。

“我是他的手语翻译。” 原来

为了诉讼便利， 王老伯在起诉状和

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留的是自己聘请

的手语翻译的电话。

“到底借了几笔？ 每次多少

钱？ 约定了多少利息？” 我接连向

手语翻译抛出了几个关键问题， 可

手语翻译却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

“王老伯已经八十多岁， 借款

时间比较久了， 这些细节都记不清

了。” 手语翻译告诉我。

卷宗里并没有被告倪老伯的联

系方式， 只有一个曾经的住址信

息。 我试着将起诉状副本寄送到这

一住址， 却因无人签收而被退了回

来。

由于证据有限， 查明事实成为

这个案子的难点。 必须想办法联系

到被告， 我决定与助理一起到被告

的居住地实地走访一下。

调查

走访老式里弄

一场无声的交流

那是 2 月里一个冷冽的雨天，

我和助理赶到了诉状上写着的住

址。 这是一处老式里弄， 刚走到楼

下我们就被一道铁门拦住了。

“铃……铃……” 我尝试按门

铃， 意料之中没人回应。 寒风中的

我裹了裹衣领， 有些无助地边敲门

边朝里喊： “有人在吗？”

这时， 一楼住户的门开了， 一

位老伯探出身来： “你们找谁？”

“请问倪老伯住在这儿吗？”

我向他打听道。

“对， 他们住在三楼， 两口子

都是聋哑人。” 老伯边说边帮我们

开了门。

老房子有些年头了， 我跟助理

被雨水打湿的鞋子踩在木质楼梯上

发出“咯吱咯吱” 的响声， 只见三

楼住户的门开着， 我还是习惯性地

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被告老夫妻两人见到我们很吃

惊， 我赶忙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诉状

和纸笔写道： “我们是静安区人民

法院的， 王某某起诉说你们借他的

钱没还， 他要求你们还钱。”

老夫妻俩看到后非常激动， 两

人不断用手语交流着。 “王某某，

很坏， 高利贷！” 倪老伯的妻子在

纸上写道。

“不要激动， 法院两边意见都

要听的。” 我紧跟着写道。

通过一来一回的文字交流， 我

了解到， 事实上， 原告王老伯并没有

“放高利贷” 的情况。 王老伯和倪老

伯本来是朋友， 2012 年倪老伯因开

办养殖场资金周转困难向王老伯借

款， 陆续借了 7 万多元， 还了 1 万多

元。 后来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 恰逢

女儿离异， 倪老伯需要帮女儿抚养孩

子， 无奈之下才中断还款， 目前他们

有还款意愿， 但不认可王老伯诉请的

具体金额。

而之前寄出去的诉讼材料无人签

收， 是因为当时正值农历新年， 倪老

伯他们带着外孙女去探望在外地工作

的女儿。

我环顾四周， 屋内家具虽然陈旧

简陋， 但被收拾得井井有条， 墙上贴

着的兴趣班课程表， 桌子上的粉色卡

通文具盒， 透露出小女孩生活的痕

迹。

“你说慢一点， 我可以看懂唇

语。” 倪老伯的妻子在纸上写道， 后

来一些简单的话语， 我尝试放慢语

速， 说给他们“看”。

“那现在你们总共愿意还 6 万

元？ 每个月还 5000 元？” 倪老伯的妻

子点了点头。 “你们的意见我都明白

了， 如果对方同意， 你们可以调解。”

我继续写道。

“如果他后面反悔怎么办？”

“法院有调解书， 是有强制效力

的， 不能反悔。 下次开庭时间我再

通知你们。”

最后， 倪老伯留了一个手机号

码给我， 告诉我可以发短信给他。

走的时候， 老夫妻俩频频向我和助

理弯起竖着的大拇指， 那时我还不

太明白这个手语代表什么意思。

“再见， 再见。” 我向他们挥挥

手说道。

这次特别的“谈话” 花了将近

两个小时， 与普通当事人三言两语

就可以说明白的问题， 对于他们而

言却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理解。

调解

聘请手语翻译

多年老友握手言和

回到法院， 我立马着手联系原

告王老伯的手语翻译， 通过手语翻

译的沟通， 王老伯表示同意调解。

王老伯自己聘请的手语翻译在

向法官转达原告意见时， 会不会失

之偏颇？ 虽然法庭可以给倪老伯看

调解笔录， 但笔录中一些专业的法

律术语对于倪老伯来说会不会难以

理解？ 我隐隐有着这样的担忧。

经请教同事我了解到， 法院可

以聘请手语翻译保障聋哑当事人的

诉讼权利。 于是， 我向院里申请，

邀请了特殊学校的退休教师参加庭

审， 为双方提供同步的手语翻译。

到了开庭当天， 原本以为双方

都同意的调解方案能够很快通过。

可不知怎么， 王老伯突然变卦， 声

称诉请的 7.6 万元一分都不能少。 虽

然原、 被告无法像普通人一样用言

语交流， 但他们一边打着手语， 一

边激动地发出“咿咿呀呀” 的声音。

这样的吵架， 我还是头一次遇

到。 然而口头上的制止对于他们而

言起不到任何作用， 我赶紧让手语

老师告诉他们不要激动， 并且让法

警引导被告先去其他调解室等待，

继续做王老伯的调解工作。

手语老师配合着我耐心地跟王

老伯交流， 让王老伯理解自己的证

据尚不充分以及调解对本案的作用，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经过反复地释

明， 原告终于愿意接受了既定的调

解方案。 我这才把倪老伯叫进来，

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调解结束后， 这对多年的老友

终于握手言和， 还邀请我与他们合

影， 他们不断地向我弯起竖着的大

拇指。 “他们说谢谢你。” 手语老师

对我说道。 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手

势的意思， “不客气， 我们应该做

的。”

走出电影院， 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 我想起了当时手语老师对

我说的话： “聋哑人接收外界信息

有限， 他们的世界相对单纯， 法律

意识、 证据意识都相对薄弱。” 虽然

我审理的这起案件很小， 但作为特

殊群体， 他们在面临纠纷时的无助，

在维权时的重重困难， 在面对生涩

法条时的疑惑， 与电影中的主人公

是一样的。

作为法官， 在面对不能表达、

不会表达的“失语者”， 需要更细致

地查明事实， 更耐心地释法明理，

让公平正义之声传遍“无声的世

界”。

（主审法官： 宁玲， 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 范婷婷 宁玲

“谢谢！” 郝秀萍双手弯起竖着的大拇指， 向承办检察官做出了这一手语。

坐在电影院里看到 《第二十条》 中这一幕的我， 忍不住湿了眼眶。 在为人物

无声表演所感动的同时， 我想起了两位当事人， 他们也曾一边笑着一边向我弯起

竖着的大拇指。

“咿咿呀呀”的
庭审现场

不断弯下竖起
的大拇指


